色即是空－漫談《西遊記》中的「女劫」

　　　　　　　　　　　　　　　　　　　武陵高中國文科/溫睿瀅
=================================================================

1、 範圍

所謂「斷欲忘情即是禪」（《西遊記》第七十四回開場詩），就一個修行者而

言，斬斷七情六欲，收攝心智以達禪境，是最重要的修行工夫。其中又以「色欲」為最，在《西遊記》八十一難裡不乏有情欲試探的描寫。這些神佛、人類或妖精，接近取經者四人的目的或者不一，但凡化做「女相」者，皆為本篇報告討論範圍之列。在此姑且統稱為《西遊記》中的「女劫」，以下參考張靜二的八十一難列表
，並分項論述之。

	回目別
	厄難名
	造難者
	造難者來歷
	救難者

	23
	四聖顯化
	半老寡婦

及其三女
	黎山老母、

南海觀音、

普賢、文殊
	

	27
	貶退心猿
	白虎嶺屍魔
	白骨夫人
	悟空

	54
	西梁國留婚
	西梁國女王
	
	悟空

	55
	琵琶洞受苦
	毒敵山琵琶洞

女妖
	蝎子精
	昴日星官

	64
	棘林吟詠
	木仙庵樹精
	松、柏、竹、檜、杏、楓、桂、梅
	悟空、八戒、沙僧

	72~73
	七情迷沒


	盤絲嶺盤絲洞

七女怪
	七個蜘蛛精
	悟空、毗藍婆

	80~83
	松林救怪
	陷空山無底洞

女妖
	金鼻白毛鼠精

(即半截觀音或地湧夫人)
	托塔李天王

	
	僧房臥病
	
	
	

	
	無底洞遭困
	
	
	

	93~95
	天竺招婚
	天竺國假公主
	蟾宮太陰星君處搗藥之玉兔
	太陰星君


二、前因（動機）

這八次的「女劫」，可以粗分為以下三類：

（1） 神佛的試探

全書僅第二十三回「四聖顯化」屬之。夏志清認為「這四個神的誘惑是這部小說中最精彩故事中的一個。在意義上是寓言，但它的寓意完全同寫實小說的目的相和諧。」
，然則與其他妖精的勾引比較起來，這回故事缺乏了一點情節張力。四位菩薩僅以「色相」和豐足的「妝奩」做為引誘，並和三藏有一段「在家出家」的辯論，終是不足以說服從來就一心向佛的三藏、「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的悟空和初入門心意正堅的沙僧。會受到這般引誘便上當的，只有曾在高老莊當過女婿的八戒，他體會過人間「財色」的好處，也難怪會上鉤了。故李奭學以為這一回「對五聖原也可能構成一場『欲望』的內心爭奪戰，但作者的寓言企圖心太過明顯，眾菩薩真身一現，讀者看到的只是一場取經人必能通關的『在家出家』的誘惑，依違拉扯的欲動並不明顯。」

（2） 吃唐僧肉

　　「…那些鬼怪妖魔對於一個來自中國的和尚，不論他多麼神聖，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是在一個有魔力的宿主，他的肉能使他們長生不老。」
「…他們把唐三藏視為最高的捕獲對象。他們之間流行著一種信念，就是吃了唐僧的肉或吸收了他的精液就會自動長生不老。因此這本小說就演出了不斷攻擊他的喜劇，男妖企圖吃他的肉，女妖企圖迫使他同她們發生性關係。」
。這兩段話概括性地說明了妖魔對唐僧的企圖，但在女妖之中，也有純粹想吃唐僧肉增加道行的，白骨夫人和蜘蛛精就是兩例。而根據曹仕邦的研究，「妖魔謀吃唐僧肉」和「女妖迫婚」，其來源都出自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
。
1． 白骨夫人（屍魔）

曹仕邦的研究指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卷上「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略」，

描寫長達四十里的枯骨及化身為婦人的白虎精，與《宋高僧傳》卷二「唐沙門志玄傳略」的狐狸精戴上髑髏、媚惑男人的故事結合，便成了《西遊記》裡的「白骨精」故事。

其實小說中並沒有把白骨精的性別說清楚（他也曾變化為老翁模樣），不過

憑她第一次變為女人、假借齋僧名義接近取經者，且名號又是「白骨夫人」，是以也算在「女劫」之中。本來小說裡就稱女人為「粉骷髏」，屍魔原形既也稱粉骷髏，或可為一證。只是人死魂魄為鬼，其肉身腐敗後的骷髏也能自成精怪，令人匪夷所思，或者作者意將「妖精」與「女人」劃上等號也未可知。

　　白骨夫人為了吃十世修行的唐僧肉以長生不老，變作姑娘、老嫗、老翁三度接近取經者，最後仍是被悟空打殺了。他第一回被悟空識破時只恨猴子壞他好事，第二回被識破卻佩服起悟空的本領，三度化身戲弄取經者是賭一口氣，「若是被別處妖魔撈了去，好道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第三回不曾脫逃，死在金箍棒下，也害得悟空被逐出師門。這樣的情節安排，突顯出剛開始唐僧對悟空的不信任及八戒愛進讒言的惡劣性格，並引出後來悟空歸隊的一大落精彩故事。
2． 蜘蛛精

這七個蜘蛛精，並不是「主動出擊」的，卻是唐僧為了賭氣化齋，一頭撞

到盤絲洞，自己送上門的。在被八戒胡攪一番，女妖們回洞遣乾兒子去退敵的時候，曾說一句話：「早間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可知其實當初女妖們應該是沒有識出唐僧的，或者看他俊俏、或者身為妖精本有吃人之習，就把來化齋的唐僧綑了個「仙人指路」，而後來八戒懷著色心戲弄女妖時自報名號，才使女妖們知道這和尚就是「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唐僧。這些女妖不同於其他欲與唐僧配對的妖精，她們具有人類的羞恥心和女子的矜持。而其實蜈蚣精雖是妖精，是因為八戒的放蕩無禮，才和悟空三人動起手來的。否則看他在黃花觀裡潛心修道，並且禮遇僧人，或許一心向善能修成正果也不一定。只因後來他一念之差，欲吃唐僧，不但害了師妹蜘蛛精，也讓自己變成「死有餘辜」的妖魔。反觀七個蜘蛛精，為了怕羞或保命而願意投降，她們的心思又單純得多，也可愛得多。
（3） 招親

1． 西梁國女王

西梁國是個女兒國，凡要傳宗接代，必須喝子母河水方能有孕。取經者一

行人先在子母河受了「懷胎」之難，後來到西梁國界，因為女王夜夢喜兆，欲招唐僧「陰陽配合，生子生孫」。女王先是聽到有男人來此，心已喜之，後來一見唐僧「豐姿英偉」，不禁動了淫心，用雙關語挑逗道：「還不來占鳳乘鑾也？」女王為唐僧的三個徒弟在牒文上註名，或許在小說中也代表著唐僧正式承認三位徒弟與他為一體的一個關鍵。
2． 蝎子精

「色邪淫戲唐三藏」，在回目上就清楚說明蝎子精的企圖，因此這回妖精和

唐僧的對話充滿隱喻性以及趣味性。俗語說「蛇蝎美人」，蝎子精不但和其他女妖一樣美得不可方物，其獻媚的手段簡直不輸「狐狸精」。然則唐僧守身如玉，蝎子精一怒之下，便把他「綁的像個　獅模樣，又教拖在房廊下去」，想是要第二天再慢慢整治他。從小說中我們還可看到，蝎子精還具有「愛美」的女人天性，聽見丫環們報說八戒和悟空衝進妖怪洞穴時，她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小的們！燒湯洗面梳妝！」當菩薩示現，指示悟空等時，提到蝎子精曾螫過佛祖，而逃逸到此處。值得思考的是，蝎子精也是有心向佛，修成正果，為什麼佛祖要有那「一推」？如不是佛祖的一推，或許「毒蝎」就不會「枉修人道行」，而落入被昴日星君叫喚兩聲嚇死、死後還被八戒鞭屍的淒慘下場了。
3． 杏樹精

這一回是全書中最為風雅的一回，作者在此回不但展現了詩才，也使《西

遊記》在一片烏煙障氣的鬥法中得到了一些舒緩。據曹仕邦研究，認為作者是受到《搜神記》的影響
。《搜神記》卷十八有收樹妖故事五則，其中有兩則「伐樹出血」的故事，與《西遊記》此回相近。卷十八裡有另一則張華與斑狐論學的故事，曹氏認為這些都給了作者靈感。

本來樹妖請唐僧前去論詩，是很風雅的事，但因為美麗的杏仙愛上唐僧，

卻使得樹精們都慘遭殺身之禍。「…從這段文字的內容判斷，我們不能斷定這四位可敬的樹精早已同杏仙做了這番預謀：可能是她一時的衝動愛上了唐僧。」
本來有才學男人對女子的吸引力就很大，再加上唐僧本生就容貌俊美，風采翩翩，無怪杏仙會對他動心。之前樹精們聽唐僧說禪論道，可知個個具有慧根。可惜其他樹精的攢撮惹怒唐僧，後來全被八戒幾耙耙死，雖無辜，不過讀者其實早可預見，他們還是難免喪命在「妖精即會害人」的偏見和全書宣揚「斬除情欲」的中心主旨之下。
4． 白鼠精（半截觀音、地湧夫人）

李奭學曾論及白鼠精道：「無底洞地湧夫人一無戕害唐僧之意。……只為愛

慕唐僧，凡心一動，欲望陡昇，遂招來大劫。她強擄唐僧逼婚，其實不失親敬，這其中或許還有一場宿世前緣。」
也許白鼠精真如學者所說，「和林黛玉一樣，她是個情種」，不過我們還是難以把她歸為「善良妖精」一類。或者說，在《西遊記》作者眼裡的妖精，都是邪惡的。第一次白鼠精在樹林裡變作一個被強盜擄去的女子，使盡手段讓唐僧一行人帶著她走；後來當唐僧臥病鎮海禪林寺，她不去找機會攝走唐僧，卻在寺裡吃了六個和尚。我們可以解釋做她故意設下調虎離山之計，但細究故事內容，妖精並不知那小和尚是悟空所變，用繡花鞋當替身的李代桃僵之計也是臨陣才想到的。所以難道是她「吃不著」唐僧，先拿和尚墊胃？或者就算拜了李天王為義父仍是妖性不改，甚或是作者為了創作「高潮迭起」的劇情而一時忘記妖精性格的統一性，值得我們深究。不過她後來的表現卻又恢復了「大家閨秀」的身份，對唐僧也是處處有情：看她取「陰陽交媾」的淨水給唐僧喝，帶有勸慰的暗喻；遊園時，論桃子的顏色為陰陽之分，是更為明顯的勸詞和隱喻。她一直都用溫柔勸說的軟性手法，並未用任何恐嚇強迫或狐媚誘惑的手段。當唐僧假作溫柔給她吃悟空變的桃子時，她暗喜道：「好和尚啊！果然是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就有這般恩愛也。」當悟空入她肚裡時，她第一個反應不是嗔怪發怒，而是抱住唐僧說了一段「何年與你再相逢」的話。不論她是情多於欲還是欲多於情，總比其他一心取元陽增加道行的女妖來得有人性多了。這段故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李卓吾提醒讀者的一個重點──所謂「陷空山無底洞」的隱喻，照字面上來看，陷空山可解作「陷入空境」，無底洞則是顯示陷入空境的危機。佛教主張「空」，在「空」之後還要能「空空」，才算是已臻佛境、進入涅盤。也或許還有其他不同的意義，正待讀者更深入的挖掘。
5． 玉兔精

　「她們（指白鼠精和玉兔精）擬與唐僧婚配的欲望，卻有道教練丹──尤其是內丹──術上的目的。」
。這句話拿來分析玉兔精，要比比附在白鼠精身上更為貼切，因為第九十三回裡就明白的說過，「（玉兔精）欲招唐僧為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與其他女妖不同的是，玉兔精假變天竺國公主，逼親的工作有天竺國王皇后替她做，是故她的形相和其他女妖不同，而略嫌平板。太陰星君為她求情時說，玉兔是因為和素娥仙子有宿怨而下凡，「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所有色誘唐僧的女妖裡頭，僥倖不死的只有白鼠玉兔兩精，雖是兩精都有天神請命，然則白鼠精回天界還要受到玉帝的審判，玉兔惹出來一堆禍端卻只由太陰收回，除了天神默許的「因緣果報」之外，未曾不是因為神界「護短」的心理：玉兔本就屬天界，白鼠精只不過是李天王的義女──終究只是個「妖精」罷了。

三、過程（反應）

（一）唐僧

　１．唐僧的心理曲線

身為女妖們妳爭我奪的對象，唐僧面對情欲勾引時的反應最值得我們注意。

唐僧在內心的反應是極細微的，但我們仍可由書中看出一個微妙的心理曲線：他畢竟是凡人，雖是十世修行，也難免有心智搖動的時候。就是在這樣時堅定、時動搖的情況下，他顛顛簸簸的完成了他的修行之路。「…他（唐僧）也沒有表現基督教聖者自願經歷誘惑以達到較高階段的領悟實那種剛毅不撓的經神。他既不抗拒也不屈服於妖魔鬼怪的欲吞食他的或色欲的攻擊，他只是表現莫可奈何。」
裝聾作啞和哭泣是唐僧唯一一種消極抵抗的作法，第一回遇到四位菩薩試色，他「推聾裝啞，瞑目寧心」；後來更是一付嚇得半死的模樣，「只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仰」。西梁女王要招他為夫，他雖是心中不願，但悟空應承之時卻又未聽到他反對的話語，人走了才大罵悟空。然而到後來，唐僧也有失去一貫「裝呆」作風的時候，此時也可能就是他心智有所動搖之時。最精彩的無過他與蝎子精那段「吃饃饃」的隱喻對話。學者研究，因為唐僧仍懷有欲心，才會吃水懷胎。而五十五回的「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才是真正「亂了心智」的表現。臥病在鎮海禪林寺那一段，也有學者認為唐僧病中仍掛念著之前救的那女子，是「欲心未除」的表現。我們不必如此比附，但後來唐僧和白鼠精也有所謂的「言語相攀」，有「聊天聊出感情」之虞。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一點，就是每當唐僧心念有點動搖的時候，悟空就會出現，使唐僧「安心」之後，進而能跟女妖周旋。所以當唐僧面對女妖的色誘時，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悟空，悟空可說是一個人性格中能克制情感的理智層面。

　２．唐僧的「說教」特性

身為一個十世修行的出家人，喜歡說教（或說法）恐怕是一種不能避免的習性。例如二十三回斥責八戒的「出家應戒色」的那段話，及和菩薩所變的寡婦爭執「出家好或在家好」的論述，二十七回對白骨精變成的女子說的「婦道觀」，以及六十四回與樹精的論禪等。這代表著平常唐僧「心靜」時自性的顯現，而有些部份還可約略看出作者寫作當時的社會背景。

　３．愛、詩和哲學的衝突

　　愛與詩與哲學談話同時具有所謂「幻想性質」
，但就出家人而言，這些似乎都必須被屏棄，才能達到修行的最終點。從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談詩」和九十四回「四僧宴樂御花園」可以看到，唐僧在這三者中間所感受的衝突與矛盾。雖然最後他修成正果，但我們只看到唐僧對「愛」的完全屏棄，對於「詩」，作者可能是默許的。然而愛存在於人的本性中，難道真的能被完全拋棄的嗎？有待讀者深思。
（二）悟空

較之唐僧和八戒，女性的誘惑對悟空來說根本不構成「誘惑」。一則是他天

生具有的慧眼（或慧根）讓他可以一眼看破這些美女的來路，二則如二十三回中他所自稱的，「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職是之故，就連蝎子精變的絕世佳人與他接了吻、甚至「掐他的騷根」，悟空都不曾亂過心性。是以悟空在面對色欲的試煉下，他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唐僧的「提醒者」、「定心者」與「試驗者」：悟空曾兩度對唐僧提及妖精吃人的手段（在二十七回和八十回裡，唐僧第一次不信他的話，第二次則對八戒說「悟空常時也看得不差」，我們可由此看見情欲漸漸受到理智控制的過程），是所謂「提醒者」；每當唐僧被抓、無可奈何地漸有「動心」（書中似以唐僧與女妖說話與否來做為隱喻唐僧是否心智動搖的指標）之際，也是等悟空變成小蟲待在他身邊，讓他定了心神，之後才能與眼前的美色虛與委蛇，「其實內無所欲」，以求解脫之道。不過悟空對唐僧的定力並非完全信任的，他也不時會用言語去試探唐僧的真心，一則以再度提醒，二則以諷刺或調侃來點化。例如二十七回說要「搭窩鋪讓師父與妖精圓房」，五十五回問「夜來好事如何」，七十二回說「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這一般好物」，八十二回「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九十四回「若還是個真女人，你就作了駙馬」等是。
（三）八戒

八戒是另一個色欲要考驗的主角。他與唐僧不同，唐僧的矛盾是存於內心，

面對色欲不能坦然視之，而像傳統的修行者般視色如畏途（的悶騷心理），八戒卻從不隱藏自己的好色，甚至大喇喇的承認情欲乃人之本性，尤其對和尚而言更是致命的吸引力（二十三回「和尚是色中餓鬼」一段話）。因此每逢女色當前，他總是「淫心大動」，躍躍欲試。雖然八戒很坦然的表現出色欲對他的引誘之大，作者卻也從未讓他有過出軌的機會。一是因為他投胎豬身，讓女妖都看不上眼（先天的防線），二是有師父和悟空在旁，時時刻刻嚴厲地防止他出軌，他也只能看看、用言語吃豆腐，過過乾癮罷了。也正因為他單純而坦白，受到師父和師兄的斥責之後，他的反應就是乖乖聽話，收起涎臉，認真地面對妖精。把八戒面對這八次「女劫」的反應連貫來看，雖然在「四聖試禪心」的時候，他吃了戲弄，表示再也不敢妄為，要一心隨師父西天取經，但後來面對其他女色時仍舊不改本性，而且也常常想散伙，「各人幹事去」。乍看之下從頭到尾八戒好像都沒有什麼進步，不過拿第一次碰到菩薩假變女子招親時，八戒大發一頓牢騷，「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幹與不幹都在於我」的話、八十回悟空說八戒馱美女是造化到了，八戒暴跳如雷、和九十五回他抱住霓裳仙子「拉閑散悶耍子」三段來比較，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八戒漸收色心的微妙變化。而色欲無法滿足的八戒，只能將欲望轉向食欲（往往師父被招親，他先怨憤為何不是自己，繼而就要討喜酒吃），這或許是他自我控制的一種方法。
（四）悟淨

和悟空同樣的，色欲對悟淨來說亦不成為試煉。若說悟空主要的任務是在

提醒唐僧，則悟淨對於八戒的行為，有不同於悟空對唐僧的作用。他不像悟空一樣，說話刻薄，謔近於虐，反而對八戒有一種同理心的諒解。如二十四回見八戒被菩薩吊在樹上，悟空光在一旁冷嘲熱諷，悟淨是見了「老大不忍」，先把八戒救下，才說兩句調侃的話勸諷他；二十七回悟空被逐，也曾囑咐悟淨要「留心防著八戒　言　語」；五十四回初入西梁國時，悟淨調侃八戒說要他去照胎泉旁照照，也是一種隱語的諷示。從頭至尾，他更是多次嫌八戒「嘴臉」不好，勸他要「斯文」。沙和尚雖然話不多，不過他總是在最該打圓場的時候出來說話，其言如醍醐，所謂「粹而少用」，在《西遊記》裡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小結

這八次的女劫，除去一次菩薩示現和一次人類招親，其餘六次都是女妖幻化。在這些女妖中又有風格較突出者和形象較扁平者，其中以蝎子精、杏樹精、蜘蛛精和白鼠精為整部《西遊記》裡性格較突出的女妖。若以女人形象來比附，蝎子精當是風塵女，杏仙精為小家碧玉型的才女，蜘蛛精是天真活潑的少女，白鼠精則是前述的知書達禮之「大家閨秀」，而玉兔精形象雖稍扁平，仍可勉強視她為潑辣刁蠻型的「快嘴女」。妖精其實也有善良可愛的，不過在《西遊記》裡頭，彷彿只要是妖精就會害人，都應該被除去，難免有些無辜的犧牲，除了同情這些妖精之外，更令人反思到所謂妖魔菩薩的分際問題。

至於取經者師徒四人，色欲的試煉以唐僧和八戒為主，悟空和悟淨為輔，完成一段人類自我內心的辨證過程。則在色欲的面前，八戒（欲望面）的外顯，有悟空（理智面）的防堵，保護著唐僧（內在心理，或稱「本心」）的「如如不動」，加上悟淨（同理、寬恕）的調和，終於達成人類身心完全整合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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